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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名 《明珠缘》, 存 50 回。不题撰人。据考 , 作者为李

清 ( 1602 - 1683 ) , 字映碧 , 江苏兴化人。全称 《绘图�杌

闲评全传》。石印 本、铅印本 , 书 名题 《�杌 闲评明 珠缘》

或 《明珠缘》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明万历年间 , 昆剧旦角魏子虚与侯一娘勾搭成奸 ,

生下一子 , 取名进忠。二年后 , 子虚进京 , 一娘为匪所劫 ,

十年后始得逃脱。一娘母子抵蓟州投宿客家。时客家小女印

月丢失明珠 , 时常哭泣 , 明珠恰为一娘所得 , 遂送还印月。

客家感激 , 后将印月许给进忠。后一娘入京寻子虚 , 未得 ,

返回故里。进忠留于京内 , 先为程中书长随兼男宠 , 随程往

湖广查税 , 程勒索事发 , 进忠又投鲁太监 , 为其北上送礼。

一路结交狐朋狗友 , 勾奸鬼混 , 犯事不断 , 时逃时躲。后为

狗咬伤而阉 , 经道士救助 , 辗转返回北京。进忠入宫 , 渐得

神宗赏识和太子垂青 , 更名忠贤。神宗、光宗接连亡故 , 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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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即位 , 客氏印 月为其乳母。熹 宗年少 , 魏、客遂 勾结一

处 , 渐握内廷外省大权。借东林党结党不轨口实 , 魏监无端

迫害忠良之 士 , 朝内忠 臣陆续 遭陷。魏、客 亦大肆 聚敛钱

财 , 大兴土木 , 搜刮民膏 , 树碑立传 , 为己扬名 , 更欲一朝

登基称帝 , 万人同仰。魏监之子不满其父所为 , 客氏之婢秋

鸿亦劝其勒马 , 然无力回天 , 只得归隐。魏、客愈发骄奢猖

狂。熹宗归 天 , 崇祯即 位 , 清理 朝纲 , 魏、客一 党遂 至末

日。魏监畏罪自杀 , 客氏死于乱棍 , 沆瀣一党终土崩瓦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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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回

朱工部筑堤焚蛇穴

碧霞君显圣降灵签

  诗曰 :

极目洪荒动浩歌 , 英雄淘尽泪痕多。

狂澜一柱应难挽 , 圣泽千秋永不磨。

望里帆樯时荡漾 , 空中楼阁自嵯峨。

临流无限澄清志 , 驱却邪螭净海波。

且说尧有九年之水 , 泛滥中国 , 人畜并居。尧使大禹治

之 , 禹疏九河归于四渎。哪四渎 ? 乃是江渎、淮渎、河渎、

汉渎。那淮渎之 中 , 有一水怪 , 名曰 支祁连 , 生得 龙首猿

身 , 浑身有四万八千毛窍 , 皆放出水来 , 为民生大害。禹命

六丁神将收之 , 镇于龟山潭底 , 千万年不许出世。至唐德宗

时 , 五位失政 , 六气成灾。这怪物因乘�(气 , 复放出水来 ,

淹没民居。观音大士悯念生民 , 化形下凡收之 , 大小四十九

战 , 皆被他走脱。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妪 , 那怪屡败腹饥 , 也

化作穷人 , 向菩萨乞食。菩萨运起神通 , 将铁索化为切面与

1�杌闲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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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吃。那怪食之 将尽 , 那铁 索遂锁 住了肝 肠 , 菩萨 现了原

身 , 牵住索头 , 仍锁在龟山潭底。铁索绕山百道 , 又于泗州

立宝塔镇之 , 今大圣寺宝塔是也。又与怪约道 : “待龟山石

上生莲花 , 许汝出世。”

历今八百馀年 , 正值明朝嘉靖年间。七月三十日 , 乃地

藏王圣诞 , 寺中起建大斋 , 施食放灯 , 莲灯遍满山头。此怪

误认石上生莲花 , 遂鼓舞凶勇 , 逞其顽性 , 放出水来。江淮

南北 , 洪水滔天 , 城郭倾颓 , 民居淹没。江北抚按官员 , 水

灾文书雪片似的奏入京师。正值世宗皇帝早朝 , 但见 :

祥云笼凤阙 , 瑞气霭龙楼。数声角吹落残星 , 三通鼓

报传玉漏。和风习习 , 参差御柳拂旌旗 ; 玉露稾稾 , 烂漫

宫花迎剑佩。玉簪珠履集丹墀 , 紫绶金章扶御座。麒麟不

动 , 香烟欲傍衮龙浮 ; 孔雀分开 , 扇影中间丹凤出。八方

玉帛进明皇 , 万国衣冠朝圣主。

是日 , 天子坐奉天殿 , 众官礼毕 , 殿头官喝道 : “有事

出班早奏 , 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左班中闪出两员大臣 , 当

阶俯伏。左首是玉带金鱼 , 乃工部尚书 , 奏道 : “臣连日接

得凤阳等处 水灾文书 , 道淮 河水溢 , 牵连淮、济 , 势甚汹

涌 , 陵寝淹没 , 城郭倾颓 , 淮南一带 , 尽为鱼鳖。臣不敢不

奏 , 请旨定夺。”右首红袍象简 , 乃是通政司 , 手捧着几封

文书奏道 :“臣连日收得凤阳等处奏疏数封 , 敬呈御览。”两

边引奏官接了奏章 , 一面进上御前拆封。读本官跪下宣读 ,

皆是水灾告急。天子听了 , 即传旨道 : “凤阳陵寝重地 , 淮

扬漕道通衢 , 尔等会推干员 , 速往经理。”众臣叩头领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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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子驾起 , 诸臣退班 , 即于松蓬下会集阁部九卿台谏部

寺各官 , 会议推得材干大员朱衡。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万安

县人 , 由进士出身 , 现任河南左布政。曾任中河 , 因治河有

功 , 故众人会推他 , 遂奏闻。旨下 , 升他为工部侍郎 , 兼佥

都御史 , 总理河务。颁了敕书 , 差官赍送 , 星夜到河南开封

府来。朱公接了旨与敕印 , 即刻起身 , 走马到凤阳来上任。

府州县迎接过了上院 , 次日谒陵行香 , 回院。徐、颖、扬三

道进见 , 朱公道 : “本院栎材初任 , 不知虚实 , 诸公久任大

才 , 必有硕见赐教。”扬州道拱手道 :“大人鸿材硕德 , 朝野

瞻仰 , 晚生辈何敢仰赞一词。”朱公道 :“均为王事 , 但请教

诸位谋略 , 共成大功 , 何必太谦。”凤阳府推官上前打一躬

道 :“明日请大人登盱贻山 , 一观水势再议。”

次日 , 各官齐集院 前 , 具鼓吹 仪从伺 候。辰时 放炮开

门 , 朱公八人大轿 , 众官或轿或骑相随 , 一行仪从 , 早来到

盱贻山上下轿。朱公同众官纵目一观 , 但见 :

汪洋浸日 , 浩漫连天。数千里浪脚拍长空 , 一望里潮

头奔万马。连山倒峡 , 喷雪轰雷 , 悠然树顶戏鱼龙 , 惨矣

城头游蟹鳖。民居荡漾 , 萧萧四野尽无烟 ; 蜃气重迷 , 隐

隐八方浑没地。子胥威势未能消 , 大禹神功难下手。

朱工部同众官观看良久 , 吓得目瞪口呆 , 道 : “本院只道是

淮水泛溢 , 与黄河堤坏相同 , 似此汹涌 , 何策能治 ?”众官

你我相视 , 默然无言。又见东北上涛浪卷起 , 互相冲击 , 有

数十丈高。朱公道 : “这是何处 ?”泗州知州上前禀道 : “这

是淮、黄合流之所 , 两边浑水中间一线分开 , 原不相杂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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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淮 水势大 , 冲动黄 河浊水 , 故冲起 浪来相击。”朱公 道 :

“似此如之奈何 !”众官道 :“大人且请回衙门再议。”

朱公同各官下山。时日已过午 , 见山脚下金光焰焰 , 瑞

气层层 , 朱公问道 : “那放光的是甚么 ?”巡捕官禀道 : “是

大圣寺宝塔上金顶映日之光。”朱公道 : “大圣寺是何神 ?”

巡捕道 :“是观音化身 , 当年曾收伏水母的。”朱公道 : “既

然有此神灵 , 何不到寺一谒。”随行仪从竟到寺中。本寺僧

人闻知 , 便撞钟擂鼓前来迎接。众官俱下轿马 , 同入寺内 ,

果然好座古寺。有诗为证 :

古寺碑题多历年 , 澄湖如练倚窗前。

寒云自覆金光殿 , 蔓草犹侵玉乳泉。

竹隐梵声松径小 , 门迎岚色石桥联。

龟山一派横如案 , 永镇淮流荫大千。

朱公走到二门内 , 见两行松翠 , 荫荫无数 , 花香馥馥。正中

一座宝塔 , 碍日凌霄 , 十分雄壮。但见 :

七层突兀在虚空 , 四十门开面面通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 , 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声传梵铎风初起 , 光射清流灯自红。

水怪潜藏民物泰 , 万年佛力镇淮东。

朱公上殿焚香 , 同各官下拜 , 礼毕 , 寺僧献茶。廊下来

看碑记 , 上载着 : “唐时水母为灾 , 观音化身下凡 , 往黄善

人家投胎。后来收伏水母。”朱公忽自猛省道 :“本院当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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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工时 , 曾有个宿迁县县丞姓黄 , 亦是敝府人。彼时河决 ,

刘伶台百计难塞 , 多亏此人奇计筑完 , 如今不知可在了 ? 若

访得此人来应用 , 或可成功。”扬州道道 :“现在只有高邮州

州同 , 姓黄名 达 , 是吉安 人 , 管河 甚是 干练 , 不知 是否 ?”

朱公道 :“正是黄达 , 那人生得修长美髯。”扬州道道 : “正

是长须。”朱公道 :“待本院行牌 , 吊来听用。”遂上轿回院 ,

各官皆散。朱公随即发牌调高邮州州同赴辕听用。

且说那黄州同 , 乃江西吉水人 , 母梦白獭入怀而生 , 生

来善没水 , 水性之善恶 , 一见便知。他由吏员出身 , 自主簿

升至州同 , 治高宝河堤有功 , 一任六年。士民保留 , 故未升

去。一闻河院来传 , 随带了从人竟往泗州来。一路无词 , 到

了泗州 , 便在大圣寺住下。次日上院叩见 , 朱公见是他 , 便

十分欢喜道 :“一别数年 , 丰姿如旧 , 扬属各上司个个称赞 ,

可贺可羡。”立着待了一杯茶。部院体统 , 即府佐也不待茶 ,

这也是十分重他。朱公遂将治水之事 , 一一对他说了。黄达

禀道 :“如今淮水汹涌 , 与黄水合流 , 汪洋千里 , 且牵动九

道山河之水 , 势甚猖獗 , 急切难治。须求地理图一观 , 或原

有故 道可寻 , 或因地 势高下 , 再行区 处。”朱公 邀至后 堂 ,

命他坐了。门子 捧过文卷 , 乃是 黄河图、淮河图、盱贻等

志 , 一一看过。上面大青大绿 , 画着河道并村庄店镇 , 皆开

载明白。查得淮、黄分处 , 原有大堤 , 名为高家堰 , 由淮安

扬家庙起 , 直接泗州 , 其有五百七十里 , 乃宋、元故道 , 久

不修理 , 遂至淹没。朱公道 :“既有旧堤 , 必须修复。”黄达

道 : “恐陵谷变迁 , 水势汹涌 , 难寻故道。”朱公道 : “堤虽

淹没 , 必有故址 可寻。筑堤之事 , 再 无疑议 , 专托 贵厅助

理。”命摆饭留食毕 , 黄达叩谢。辞出回寓 , 默坐无言 , 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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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:“这官儿好没分晓 , 他把这样天大的事看为儿戏 , 都推

在我身上。”正自踌躇未决。忽报泗州太爷来拜 , 传进贴来 ,

上写着眷生的称呼。原来这知州也是吉水人 , 平日相善 , 相

见坐下。知州道 : “河台特取老丈来 , 以大事相托 , 想定有

妙算。”黄达道 : “河台意欲于湖心建堤 , 隔断淮、黄之水 ,

岂非挑雪填 井 , 以蚁负 山 ? 何得成 功 ! 着晚 生奔走 巡捕则

可 , 河台竟将此事放在晚生身上 , 如何承应得起 ?”知州道 :

“老丈 高 才 , 固 为 不难 ; 但 此公 迂 阔 , 乃 有 此 想 , 可笑 之

至。”黄达道 : “事出无奈 , 敢求划船十只 , 久练水手二十

名 , 容晚生亲去探视水性再处。”知州道 :“即送过来。”

相别去了一会 , 州里拨到划船十只 , 二十名水手 , 又送

下程、小菜。黄达即将下程赏了众水手 , 小菜赏了船家。收

拾下船 , 一齐开向湖心里来。已是申牌时候 , 行有三十里 ,

只见东方月上 , 是夜微风徐动 , 月色光明 , 照得水天一色 ,

到也可爱。船到了一个涡口 , 黄达觉得水浅 , 叫水手下去探

试。两个水手脱了衣服下去 , 约有顿饭时 , 不见上来。众人

等得心焦。黄达又叫两个下去。众人见先下去的不上来 , 便

你我相推 , 乱了一会 , 拣了两个积年会水的下去。又不见上

来。等至三更 , 月色沉西 , 也不见上来。黄达又叫人下去 ,

众人道 :“才两个是积年会水的 , 水里能走几十里的 , 也不

见上来⋯⋯”各人害怕 , 皆延挨不肯下去。黄达怒道 : “你

们见我不是你本官 , 故不听我调度。我是奉院差来 , 明日回

过 , 一定重处。”众人见他发怒 , 只得又下去了两个。那些

人皆唧唧哝哝的报怨。

少顷 , 又命两个下去。正脱衣时 , 只见一阵大风 , 只刮

得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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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斗无光昏漠漠 , 西南忽自生羊角。中溜千层黑浪

高 , 当头一片炮云灼。两岸飞沙月色迷 , 四边树倒威声

恶。翻江搅海鱼龙惊 , 播土扬尘花木落。呼呼响若春雷

吼 , 阵阵凶如饿虎跃。山寺亭台也动摇 , 渔家舟楫难停

泊。天上撼动斗牛宫 , 地下掀翻瓦官阁。连天涛浪与山

齐 , 千里清淮变浑浊。

这一阵狂风 , 把一湖清水变作乌黑。十只船吹得七零八落 ,

你我各不相顾 , 眼见得都下水去了。那黄州同也落在水里 ,

抱住一块大 船板 , 虽是 会水 , 当不 得风高 浪大 , 做 不及手

脚 , 只得紧抱着板 , 任他飘荡。半浮半沉 , 昏昏暗暗 , 不知

淌有多少路。忽觉脚下有崖 , 睁眼看时 , 已打在芦洲上。把

两脚登住 , 一浪 来又打 开去了。心 中着忙 , 用手去 扯那芦

苇 , 没有扯得紧 , 又滑下去。顺着水淌 , 又挣到滩边 , 尽力

将身一纵 , 坐在岸上 , 那浪花犹自漫顶而过。又爬到高处坐

了一会 , 风也渐渐息了 , 现出月光。独自一人 , 怕有狼虎水

怪 , 只得站起来。四面一望 , 但见天水相连 , 不见边岸 , 身

上衣服又湿 , 寒冷难禁 , 更兼腹中饥饿。正在仓皇 , 忽听得

远远有摇橹之声 , 走到高处看时 , 见一人摇着一只小渔船而

来。看看 傍岸 , 忽又转入 别港里去 , 黄达 高声叫 道 : “救

人 !”那人哪里理他 , 竟向前摇 , 渐渐去远。

也是合当有救。那人正摇时 , 忽的橹扣断了 , 挽住船整

理 , 离岸约有里许。黄达顾不得 , 又下水�;到他船边 , 爬上

船去。那人道 : “你好大胆 ! 独自一人在此何为 ?”黄达道 :

“我是被风落水的 , 你不见我衣服尚湿。”那人整了橹扣 , 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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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船穿芦苇而走。黄达偷眼细看 , 那人生得甚是丑恶 , 只见

他 :

铁柱样两条黑腿 , 龙鳞般遍体粗皮。蓬松四鬓赤虬

须 , 凛凛威风可畏。叱咤声如雷响 , 兜腮脸若锺馗。眉棱

直竖眼光辉 , 一似行瘟太岁。

那人摇着船问道 : “客人何处上岸 ?”黄达道 : “泗州。”

那人道 :“泗州离此四百里 , 不得到了 , 且到我小庄宿一夜 ,

明早去罢。如今 淮水滔天 , 闻得朝 廷差了个甚 么工部来治

水 , 不知可曾治得 ?”黄达道 : “如今朱河院现在泗州驻扎 ,

要识水势深浅阔狭 , 然后有处。”那人冷笑一声道 : “有处 ,

有处 , 只会吃饭屙屎。目今淮水牵连河水 , 势甚汪洋 , 若不

筑大堤隔断 , 其势终难平伏。只是苦了高、宝、兴、泰的百

姓遭殃。”黄州同听了 , 想道 : “此人生得异样 , 且言语有

理 , 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则 ?”因说道 :“在下是高邮州的州

同黄达 , 奉河院差委来探水势 , 遭风落水。如今河院要寻高

堰旧堤 , 故迹俱已淹没 , 欲向湖心筑堤 , 岂不是难事 ?”那

人道 : “世上无难事 , 只怕有心人。驱山填海 , 炼石补天 ,

俱是人为 , 何难之有 ? 高堰虽淹 , 自有故址可寻 , 也尽依不

得当时旧迹。”

说着 , 船已摇到一个洲上。那人挽住船 , 邀黄达上岸。

过了一座小板桥 , 只见篱菊铺金 , 野梅含玉 , 数竿修竹 , 一

所茅堂。那人邀黄州同进去坐下 , 命童子烹茶。举头看时 ,

满屋皆取鱼器具 , 却也幽雅。童子献过茶 , 又取出香�5饭、

干鱼、烹鸡相待。饭罢 , 黄达谢过 , 坐着对谈 , 问道 : “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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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老丈高姓大号 ?”那人道 : “小人姓赭名巳 , 这村唤做练

塘 , 小人隐此多年 , 只以取鱼为业。洪泽湖并高、宝诸湖 ,

无处不到。近因年老 , 在此习静。”说话时已夜深了 , 赭巳

道 :“有客无酒 , 奈何 ? 请安置罢。”是夜月色昏暗 , 又无灯

火 , 赭巳让床与黄州同睡 , 自己在中堂打铺。

黄达一夜无眠 , 翻来覆去 , 村中又无更鼓 , 约有三更时

候 , 忽听得有人 言语 , 往来行走 之声。悄悄起来 , 摸门不

着 , 只听得赭巳鼾呼如雷。悄悄从壁缝中往外看时 , 只见七

八个人坐在地下 , 将土堆成路径 , 却埽去 , 又堆 , 约有一二

十遍。又见几个人将竹竿在地上量来量去 , 也有一二十遍。

仔细看时 , 却是 些小儿 , 不 知是何 缘故。看 了约有 一个更

次 , 听见赭巳翻身 , 他便轻轻上床睡下。

天明时起来 , 四下看了 , 并无一人 , 止有一短童炊饭 ,

因向赭巳问筑堤之法。赭巳笑道 :“且请用早饭。”饭毕 , 赭

巳道 :“小人隐此多年 , 并不出门。昨日偶过湖上访友 , 得

遇足下 , 亦是前缘。我授你治水之法。”遂向袖中取出一张

纸 , 乃是画成的图本 , 指着上面说道 : “如今筑堤 , 必由高

堰旧迹 , 然亦有改移处 , 不可尽依故迹。此图上开载明白 ,

依此而行 , 可建大功。”黄达道 :“老丈指教 , 必定有成。但

水势湍激 , 难以下桩 , 奈何 ?”赭巳道 : “事已有定。”遂携

着黄州同的手 , 走到屋后 , 见一园紫竹 , 对黄达道 : “吾种

此竹多年 , 以待今日之用。必做楠木大桩 , 以生铁裹头 , 只

看有紫竹插处 , 即可下桩 , 管你成功。”黄州同谢道 :“隐居

行志 , 何如出世 行道 ? 敢屈同见 河院 , 共成大绩 , 垂名竹

帛。”赭巳道 : “村野之人 , 不识官府 , 幸勿道我姓字。”又

同到岸边 , 已有童子舣舟相待。上得船 , 拱手相别 , 又嘱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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